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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为我安上了腾飞的翅膀
○刘玉民(1977级力学)

“人生易老天难老”，转眼从清华毕

业30年了。

1977年10月，听到国家恢复高考广播

后的百感交集，12月参加高考紧张到每

分钟120次的心跳，次年元月收到录取通

知书后的狂喜；第一堂数学课上《解放军

报》记者拍照时的自豪，别开生面的圆明

园遗址第一堂体育爱国教育课，图书馆、

清华学堂、一教静得能听见蚊子嗡嗡声的

自习课，午休时田间小路旁潺潺的流水陪

伴我背诵英语单词；还有回家火车上的拥

挤与臭汗，最后一次板壳理论考试后的轻

松与仰天长叹，毕业实践和留影，分手

间的依依不舍……一幕一幕都如同发生

在昨天。

清华四年半,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锻炼出坚强的体魄，磨练了钢铁般

的意志，为我安上了腾飞的翅膀。

1982年毕业，我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

业部郑州机械研究所，搞老本行有限元软

件开发应用，红火了三年。到1985年，机

械工业部改革把我们推向市场：课题自

己从市场上找，部里断了“皇粮”，一时

间人心浮动。是走还是留，是转行还是坚

守，问题摆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我静下心来，冷静、仔细地考虑着所

发生的一切。市场经济对不对？想起三年

来搞的课题，很多都是课题搞完了，刀枪

入库，马放南山。石头扔到河里还“扑

通”一声呢，课题经费几万连响声也没听

到就灰飞烟灭了。我又想起在工厂10年里

工人艰辛劳动的情景：高中同学张允涛出

工伤丢掉了性命；就拿自己来说，翻砂工

又脏又累，整日挥汗如雨。工人阶级是

用血与汗的凝聚来为国家创造财富啊！

如果原来工厂的老同志知道我搞课题花

多少万，到最后还用不上，即便不骂也

会心痛：“给你开着工资上大学，就这

么搞法？” 

老师四年半辛苦的培养，自己的努

力，到底为了什么？经过认真思考，我得

出了结论：研究成果一定要用于工程实

际，也只有让市场决定取舍、让市场来检

验才有可能，国家没有那么多钱让我们搞

空对空的科研。力学专业不能直接搞产

品，但是国家的大工程十分需要，一旦设

计不合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国家，再

困难也得坚守专业阵地，绝不放弃，不给

清华母校丢脸！思考过后，在程序封皮上

我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大字：“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是我研制程序的唯一目的！”

思想通了，行动就有了动力和方向。

当别人纷纷跳槽时，我到西安、保定、北

京、上海等地搞用户调研，建立了初步的

合作联系网。几年间，我跑遍了祖国的

山山水水，根据用户的要求，开发新功

能。1990年11月曾作诗一首《和〈红楼

梦〉——理论实际须结合》： 

将那书本看破，硕士博士待如何？把

这虚荣打灭，觅那实际王国。说什么，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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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皆下品，唯有上大学。弄不好，只把年

华错。则看那，机械所里人员费，一到

年终多吟哦。为什么？主席教导可想过？

喜改革，昨贫今富靠劳动，理论实际须结

合。商品化，打开瑶池紫府锁。人说到，

西方宝树唤婆娑，何如这知识果？

辛苦的付出终于开花结果。1989到

1994年，我们接连解决了“东方红三号卫

星”、美国MOTOROLA公司通讯卫星、

巴西资源卫星的发射过程中星箭耦合分

析。1994年，我被机械工业部破格晋升为

教授级高工；1996年，我被国家人事部授

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7年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

2003年，西安高压开关厂黎斌在《高

压电器设计》一书中，将我开发的软件

DASAPW推荐为高压电器行业的抗震分

析专用程序，从此，用户一年年增加。

2007年国家电网来了，2008年中核总公

司、中广核总公司也来了。用户中北有松

花江岸的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南到天涯

海角的海南昌江核电站、云南昆明工学

院，西达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特变电工，

东至东海象山半岛天安电器集团、上海

711所等一百多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几乎都有我的用户。我们解决了国内外

500多个工程问题，遍及卫星、火箭、水

电站、军舰、国网百万伏工程、在建的十

几座核电站、一百多个高压开关厂的电器

产品、桥梁、海军鱼雷等。在解决工程问

题中，我们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改进

软件，不断进行理论技术创新，多项技术

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还获得核工业首

席专家、国家电网公司特殊贡献专家、机

械研究院建院50周年杰出科技专家、2008

年机械研究院杰出科技专家等称号。

毕业30年取得的这些成绩，哪一个也

离不开清华的教育，离不开清华老师的辛

勤培养，是亲爱的母校——清华大学为我

安上了腾飞的翅膀。

如歌岁月 如影随形
○王  勇（1987级经管）

1987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清华大学

主楼前举行了简短的新生入学仪式，我们

班30名同学首次聚在一起。在随后的五年

里，每个人都作为经72班的一分子，在清

华园学习成长、见证青春。在接下来的近

二十年里，大家虽然天各一方，但从未

觉得遥远，相互间关注鼓励，如同仍在

校园。

30名同学来自24个省市区，其中半数

是农村和中小城镇，普通话时时夹杂着方

言，他们原本相隔是那么遥远。每个寒暑

假来临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考

完试大家总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四散，挤上

回家的各趟火车，不久后又很快如候鸟般

返回校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92年的最

后一个暑假，我们将自己一个个送出校园

或送上返乡的火车，歌声中和泪光里，主

角一个个离去，送行的人越来越少，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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